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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枚纱锭，1700台织机，4300万日
元，15000名中国工人，惊人的数字！不到
十年的时间，日本纺织工业在军国主义
铁幕下，大肆排挤中国民族纺织业，引爆
了当时纺织业的裂变。规模之大，影响之
深，已经超越了前面的历史阶段。
当中国第一家日资棉纺企业内外棉

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以后，日资就
极力发挥他们掠夺的本性，利用雄厚的
资本、先进的技术，将“在华棉”渗透到中
国的很多城市；日本的铁蹄第一次踏入
青岛时，“内外棉株式会社创始人川村利
兵卫，就迅速将拓殖在华棉的凌厉目光
投向了青岛”，青岛文史专家孙保锋先生
说，日本人很清楚，以当时的国际形势，
青岛迟早要交还给中国，“只要日本工商
业抢占先机，落子布局，造成定势，青岛
便永远是日本的海外飞地”。
野心，在青岛的上空蔓延；轰鸣，在

四方和沧口地区次第响起……
凭借优惠的殖民政策，日资纺织工

厂大肆圈地，1917年，占地七万多平方米
的青岛内外棉纱厂在四方海岸路开机，
27000枚纱锭飞速旋转，日本工业资本垄
断青岛纺织业的序幕正式拉开，更是刺
激了日本投资者们的掘金热情。大康纱
厂、富士纱厂、钟渊纱厂、隆兴纱厂、宝来
纱厂，以及丰田、上海、同兴等等，相继竣
工投产，九大纱厂沿胶济铁路线一字排
开，占有百姓的土地，掠夺中国的资源，
压榨工人的血汗。彼时，日资纱厂资本占
到青岛全市工业资本总数的90%，在华北
居首位。
“从1914年到1945年间，日军先后两
次占领青岛，日商资本更是充斥青岛近
30年。虽然国民党当局的‘焦土抗战’给
日资以重创，但青岛纺织工业被日资吞
噬殆尽的格局没有改变。日本纺织资本
对青岛的侵略，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世
界纺织史上史无前例”，姜才先总监说，
“当然，也不可否认，日本大量纺织资本
的注入，客观上奠定了青岛跻身北方纺
织工业重镇的地位。尤其是代表当时世
界先进水平的清一色的日式装备和技术
水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青岛
纺织不同于甚至领先于上海、天津的重
要资本”。
高额的利润背后，是纺织工人噩梦

一般的记忆。
半岛全媒体记者探访了多位老纺织

工人，他们当时最大的只有15岁，最小的
仅仅12岁，天真烂漫的年纪，却已背上了
沉重的重担，更可怕的是，亲眼目睹了日
本人的残暴与冷酷，幼小的心灵种下了
仇恨的种子。出生于1932年的王桂英12
岁就到宝来纱厂当童工，她清晰地记得：
“日本人发给工人的粮食，苞米看起来很
大，一掐里面都是空的，让虫子啃过光剩
下壳了。发的橡子面也都是捂了的，里面
全是头发茬子。要说日本侵占时期真不
是人过的日子，现在纺织厂的工人大都
胃不好腿疼，都是小时候受苦受的，加上

车间里有湿度规定，我们十个有九个有
关节炎，而且不少老人都耳聋，就是年轻
的时候被机器震的，因为噪音太大了。”
日本厂主利用纺织工厂的“豪华阵

容”，肆意地压榨着中国人，而不甘落后
的民族工业，犹如一缕火苗，愈烧愈旺，
最终与纺织工人一起从黑暗走向了光
明。
踏进青岛纺织博物馆历史馆，一张

张旧照片，一件件老物件，见证了民族工
业从形单影只，到风起云涌的过程。
民族纺织的萌芽开启于1910年，当

时德华缫丝厂因为内部经营策略分歧、
产业链中断，以及德国忙于备战无暇东
顾的原因，宣布停业。六名烟台等地的华
人看到缫丝厂的经营前景，计划与德国
合资经营，由华人负责恢复生产，利润分
成，遗憾的是，没有多久，这项计划夭折。
3年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来到青
岛，出资30万银元购买了德华缫丝厂，计
划建立“青岛华新纱厂”，然而，准备工作
还没完成，就因为一战的爆发而被迫中
止。
尽管困难重重，然而，中国人最不缺

乏的就是百折不挠的精神。
1918年一战结束后，周学熙聘任英

国律师甘博士出具了战前购买的德华缫
丝厂地契，索回厂产，终于建立了青岛华
新纱厂。1919年，华新纱厂正式投产，民
族纺织业开始在青岛立足。
接下来，周氏家族、陈孟元、隋石卿

等巨头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以华新
纱厂、阳本染印厂、华昌铁工厂为代表的
一批民族企业，撑起了青岛民族纺织工
业的脊梁。在纺织博物馆里，三位代表人
物的雕塑头像，用坚毅的目光向游客诉
说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但不屈不挠的发展
历程。
周志俊，北方实业家周学熙之子，面

对日商九大纱厂的刁难排挤，他带领华
新纱厂以一抵九，在夹缝中求生存，硬是
把青岛华新纱厂打造成了当时华北地区
唯一的“植棉——— 纺织——— 印染”全能企
业；陈孟元，青岛印染业的代表人物，
1934年，在青岛市沈阳路北端创办了青
岛市第一家机器印染厂——— 阳本染印
厂；隋石卿，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办
“信华木厂、华昌铁工厂”，从事纺织机
械维修和配件制作，成为青岛民族纺机
业领头羊。纺织三大家的崛起，带动了
青岛200多家大大小小的民族工业企业
的发展，在那个年代里，他们像是一盏
盏指明灯，激励引领着青岛民族工业奋
力远航。
与此同时，日商纱厂的青岛纺织工

人也不甘落后，他们除了以消极怠工、破
坏设备等手段进行反抗和斗争外，还多
次举行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同盟大罢工
（仅1925年就连续举行过3次反日同盟大
罢工），支持抗日爱国运动，并与中国共
产党员们一起斗争，最终以产业工人的
身份登上青岛工人运动的舞台……

划破黑暗迎光明

老厂房，重生新名片

城市是叠加的历史，建筑是城
市的印记。
一如博物馆入口处的“母亲工

业”四个大字，纺织业推动了青岛的城
市化进程。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
月2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
司成立，是青岛纺织历史上的第一个
官方管理机构。青岛解放后，纺织工业
更是大踏步发展，涌现了郝建秀这样
的杰出代表，她的“郝建秀细纱工作
法”，被国家纺织工业部在全国纺织行
业推广，是青岛纺织的骄傲，她也同
“上青天”“母亲工业”一样成为青岛永
不褪色的城市名片。
走走停停，不时地会被某一张

老照片所感动，橱窗里的纱锭，橱窗
外的细纱机、粗纱机，都在诉说着青
岛纺织工人奋斗的历程。
走出历史馆，再次打量老厂房，

这里是国棉五厂的主体车间——— 包
豪斯车间。当年的日资纱厂，都在重
生后改名为国棉厂，从一到九，以名
震全国的12万纺织大军托起了青岛
的发展基石。国棉五厂也就是国营
青岛第五棉织厂，旧址是日商上海
纱厂。上海纱厂的日本名称为“上海
纺织株式会社”，总厂设在上海，
1934年2月，在四流南路70号设立分
厂，生产的布匹商标为“龙门”牌号。
包豪斯车间总建筑面积达3 . 6万平
方米，是由单坡屋面钢架锯齿形建
筑和双坡砖木结构房屋组合而成的
包豪斯风格的工业厂房，是全国棉
纺织行业代表性的历史建筑。时至
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保留完好的
滑道防火门、湿式报警阀、蒸汽阀门
等大量工业1 . 0时代的真实印记和
近百年历史的纺织生产设备。
时间来到2014年，人们欣喜地

发现，这片旧址已经成为了集旅游、
科普等于一身的博物馆，也是国内
唯一一座在纺织遗址上建立的主题
博物馆。因此，2018年12月，这座天
然的工业博物馆被国家工信部列入
“国家工业遗产”。2021年11月18日

上午，由原商务部副部长王文东（从
青岛国棉四厂走出去的老领导）题
字的百年纺织遗址公园石刻在纺织
谷胶济铁路专线遗址桥桥头落成。
纺织谷作为目前国内首家纺织主题
动线博物馆和纺织遗址公园，拥有
了新的标志物。
博物馆门口的大物件，是1937

年日本丰田公司生产的布匹打包
机，重达12吨，至今保存完好，如此
体量的大块头打包机，目前国内仅
剩一台。在纺织谷南门，不少游客最
爱的打卡地是始建于1934年的水
塔，20多米的身高非常显眼，曾经，
它以俯视的角度温柔地目送纺织工
人来来往往，它也曾兢兢业业地为
工厂和工人输送水源。如今，它的身
上早已爬满了绿植，在不同的季节
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似乎在向游客
展示青岛纺织的绚烂颜色。水塔附
近，枝繁叶茂的，是1925年周学熙、
周志俊父子手植的金桂树，寓意华
新纱厂荣华富贵、兴旺发达。它承载
着周氏父子的寄托，也托起了民族
纺织业的希望。纱厂不再，金桂留
存，每年十月，香飘满园，沁人心脾，
它与附近的有刺枸骨树、百年老桑
树、山桃树、垂丝海棠等绿植一起，
把青岛百年的纺织文明植根于这片
土地之上……
除了遗迹之外，时尚的元素渗透

在园区的每一个角落，“纺织谷目前是
国内知名的网红打卡地，每天有大量
的喜欢艺术、文化和历史的年轻人、有
情怀的老纺织人来纺织谷打卡，日均
流量大约在千人以上”，姜才先总监
说，地铁1号线的开通给纺织谷带来
了机遇，“从胜利桥（纺织谷）站到纺织
谷最近处也就3分钟的路程，游客来
纺织谷打卡游玩更加方便了，纺织谷
作为时尚文旅基地，通过打造谷里牛
舍网红驿站，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惊
喜。现在的纺织谷，线上有谷里云线
下有时尚文旅基地，已经成为城市
文化艺术的新地标”。

擎擎火火者者

青岛纺织博物馆 周志俊（资料图片）

水塔（青岛纺织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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